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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has become prevalent in 
1990s. A plenty of scholars focus competitivel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including A White 
Her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Besides, published in 1934 by 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is also suitable to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while it got little atten-
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A White Heron and Border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got no attention. Proceeding from eco-femin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com- 
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heroines, namely Cuicui and Sylvia, of these two books and explore the si-
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 nature and the author will reflect on the theory of 
eco-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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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蔚然成风的一种文艺理论。许多学者竞相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

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解读，其中就包括了《一只白苍鹭》。与之相较，沈从文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边

城》亦是一部非常适合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点解读的作品，却乏人关注；以生态女性主义对《一只白苍

鹭》和《边城》的比较研究更是空白。本文即尝试将这两部作品中各自的女主人公翠翠和西尔维娅，置

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进行比较，探究两位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分别有哪些相似和不同，并对生态女性

主义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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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4 年，法国学者佛朗索瓦·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Lefminism 
ou la mort，1974)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概念。此后，虽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

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分支，并且每个分支都强调了自己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但生态女

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因为众多分支的产生而发生改变。这个基本观点就是：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

系。这种联系一般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强调女性与自然的“本质”联系，如生态女性主义的分支之一“文

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月经、怀孕与自然的运作规律(月亮的圆缺)有着高度的

相似性，女性和自然的联系便建立这种相似的基础之上。其二是女性和自然同样处于被男性支配的地位，

这种共同的处境使二者产生联系。20 世纪末，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开始波及到文学领

域，并在文学批评领域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 20 世纪 90 年代蔚然成风的一种文学思潮。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墨菲试

图构建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一方面用以重估文学课程中所谓“经典”的主流作品；另一方面

提倡重新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及对其文学地位的重新评价[1]。这实际上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

方法论的指导。此后，许多学者开始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曾经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这其中就包括

了《一只白苍鹭》。《一只白苍鹭》(A White Heron，1886)是美国“新英格兰乡土文学”女作家萨拉·奥

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tte，1849-1909)的代表作品之一。研究者通过对《一只白苍鹭》的重新解读，

赋予了这篇作品非常浓厚的生态女性主义意义。对《一只白苍鹭》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人与自然和谐

的乌托邦——从生态批评女性视角解读<一只白苍鹭>》[2]，《人、自然、生态——白苍鹭的生态女性主

义自然观解读》[3]，《<白苍鹭>：一个女性对男性中心的生态伦理的思考》[4]等。但不得不提及的是，

几乎所有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对《一只白苍鹭》的研究都进入了一种僵化模式，即：小说中男性的出

现，尤其是携带着武器的男性代表着对自然的破坏、对女性的诱惑；而女性则在抵抗着男性的诱惑的同

时忠诚的守护着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而笔者以为，《一只白苍鹭》中的女性西尔维娅并不是一个

一贯而终的守护自然的单一形象，而是一个还具有爱情与生命意识觉醒色彩的多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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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沈从文发表于 1934 年的小说《边城》亦是一部非常适合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点解读的作品，

但是却几乎没有被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关注，只有方刚、罗蔚主编的《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中，在讨论

“男性作家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时提到了《边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学者以生态女性主义

的视角分析过《边城》，更没有学者将《一只白苍鹭》和《边城》进行过生态女性主义的比较研究。而

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中各自的女主人公翠翠和西尔维娅，非常值得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进行比较，

以探究两位女性和自然的关系分别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2. 《边城》和《一只把苍鹭》的几点相似性——比较的前提 

《边城》和《一只白苍鹭》虽然分别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但它们在内涵和性质

上却非常相像。首先，在地域设定上，小说的主要场景都是处于边缘地带的“世外桃源”：一个是川湘

交界的小镇，一个是远离城市的乡下；其次，两部小说的主要女性非常的相似，除了年纪上相仿，更重

要的是，翠翠和西尔维娅两人仿佛都是自然的女儿，她们的生命与大自然水乳交融般亲密：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

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5]。 
这里没有一寸土地是她不认得的。林中的鸟兽都把她看做自己的同类，松鼠跟她熟的能到她手里来

吃东西，各种禽鸟也都这样[6]。 
除了翠翠和西尔维娅天性中的这种自然灵性的相似，她们还都非常的“不谙世事”，内心仿佛还没

有脱离与自然相融的蒙昧状态。再次，翠翠和西尔维娅都没有从爱情中得到幸福，反而陷入了无尽的孤

寂。甚至，翠翠和西尔维娅的家庭结构中都存在着十足的相似性，都是老人、动物和女孩的组合。笔者

认为两部小说中的诸多巧合并不难解释，它们源于两部小说作者创作风格的相近，沈从文和朱厄特都注

重描写这种边缘地带的乡土风情，所以才会在在共通的审美基础上创作出相近的小说情节和人物。两部

小说中的诸多巧合，是使我们能够将其比较的基础和依据，而并非比较的重点，重点在于，处于相似生

活环境下的两个女孩，同样面对着自我爱情的萌芽，其内心发生了如何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她们

在自我与自然之间做出了怎样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对于她们自身又意味着什么？而最后相似的结局中

又有着怎样的性质差异？ 

3. 西尔维娅的两次觉醒及意义 

《一只白苍鹭》中的西尔维娅是在城市中生活了八年之后，被姥姥接到了乡下，小说中是这样说的

“西尔维娅悄没声的说，能住在这个地方(乡下)真是太美了，自己永远也不会想念城里的家的”[7]。一

年之后，西尔维娅便完全融进了乡下的自然之中，这时候她碰到了一个年轻的禽鸟学家，这是个喜欢把

鸟儿制成标本的男性，他希望猎到附近的一只白苍鹭。在与这个男性的接触中，西尔维娅爱上了(但她本

身并不清楚这种汹涌的感情代表着什么)这个禽鸟学家，并通过爬上一颗巨大的树，找到了白苍鹭的巢穴，

希望通过这种对禽鸟学家的帮助能够表达出自己内心澎湃的，却不为这个年纪的人所完全明了的感情—

—爱。但她并没有把这心中的起伏说出口。与之相似，《边城》中的翠翠，是在十一岁时邂逅了二老傩

送之后，爱情开始在她幼小的内心中萌芽。作品中写到：“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埋怨，很快就过去了，但

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晚上”。无论是翠翠还是西尔维娅，她们都对自

己内心的感情波动三缄其口，这种沉默实际上是她们找不到语言来倾诉心中的起伏，因为她们甚至不知

道这种不可名状的感情代表着什么，这是她们因由年龄和阅历所表现出的共同点。但是非常不同的是，

西尔维娅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言语之外的行动来表达出心中的感情，于是她想找到白苍鹭的巢穴，来帮助

甚至是取悦禽鸟学家；与之成对照的，是翠翠却努力躲避着内心异样的波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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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认为西尔维娅和翠翠的上述不同有任何的高低、对错和好坏之分，而且认为她们的行为都是非常符

合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应有的表现。即既有可能取悦他人以博得奖励或鼓舞，亦有可能对他人表现出谨慎

或冷漠。笔者想强调的是，西尔维娅的内在感情与外在表现具有一致性，也就是她的行为是建立在感情

的指引下的；而翠翠的内在感情与外在表现具有不一致性，她的行为(躲避傩送，不许爷爷谈及婚嫁)与感

情(对傩送和婚嫁感兴趣)是相违背的，然而，为了避免这种内外不一带来的困惑，翠翠便寻找自然的庇护，

如作品中写道翠翠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傩送时，便“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

山竹林里跑掉了”[8]。虽然西尔维娅与翠翠的上述取舍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却对她们内心的情感发展产

生了非常不同的实际效果。 
西尔维娅的两次觉醒。对于西尔维娅一个九岁的女孩来说，似乎只有“觉醒”这个词能够形容她心

中波澜起伏般的变化。西尔维娅的第一次觉醒，是她对那个男性禽鸟学家的爱慕： 
白日将尽，西尔维娅仍然用充满钦慕的眼光望着这个年轻人。她从来没见过这名有魅力、这名招人

喜欢的小伙子；潜伏在孩童心底那个女性的心开始被爱恋的梦催醒了。这种威力无比的激情的先兆激荡

着、摇撼着这两个年轻人……年轻人走在前面，西尔维娅心醉神迷地在几步路后面跟着，她那双灰眼睛

因为激动，变得乌黑发亮[9]。 
虽然西尔维娅自己并不能清楚的命名自己心中的这份冲动，但是却能够感受到这种感情是如此剧烈，

以至于西尔维娅不仅在夜晚失去了所有的睡意，还要去攀爬那棵高耸入云的松树，以找到白苍鹭的巢穴，

这样“当她能够披露这个秘密时，她又将得到多么巨大的胜利、喜悦与光荣！这件事太不可思议，太伟

大了，简直不是一个童稚的心灵所能包容的了”。此外，西尔维娅之前想要爬上那棵松树是为了看海，

但她从来没有尝试过。现在她不仅要去实践自己一直以来没有尝试的行为，而且连目标也改变了。实际

上这一切都是因为西尔维娅的爱情像火山爆发那样迅速的盈满了她那幼小的心灵。西尔维娅的第二次觉

醒以她爬上那棵松树，鸟瞰整个朝阳升起时万物涌动的风景开始，到她见到禽鸟学家结束。对于一个九

岁、性格内向、应该也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孩子来说，这种觉醒只能是属于生物本能上对自然崇高的臣服

和陶醉，远远超出了人类的一切理性的言语和词汇范畴，也就凌驾于她的第一次觉醒之上。直到见到禽

鸟学家的那一刻，西尔维娅的觉醒过程才全部完成，因为这个时候她才刚意识到，自己接下来的行为决

定着白苍鹭的命运。这可能是西尔维娅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者的影响是如此的重要，也是西尔

维娅自我意识的产生；更为复杂的是，如果她不透露白苍鹭巢穴的消息，她又必须立刻面对对自己喜爱

的人的背叛。这可能是她人生第一次面对这么棘手的选择，所以她保持了沉默。笔者认为西尔维娅的沉

默实际上是对这种现状思考无果的答案(沉默也是一种答案)，并不是毅然决然或者深思熟虑后的抉择。西

尔维娅的生活在故事的结束时又回归平静，但是西尔维娅的内心却再也没法和原先一样，她陷入了无尽

的寂寞之中。西尔维娅悲剧的原因在于，两次觉醒太过激烈、太过短暂的相继发生在一个太过年轻又单

纯的生命身上，使得西尔维娅在极短的时间内意识到了自己从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分离了出来，虽然

情感的高涨使她恍惚，但最终她还是本能地将自我用于了维护自然。 

4. 翠翠的悲剧 

《边城》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是写翠翠作为少女的成长过程，写她是怎样长大的[10]。在蓝棣之先

生的著作《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中，有这样一段话： 
翠翠与二老感情过程之所欲遇到曲折，并且给两个家庭带来了严重的事故，并不是什么宿命，也不

是源于什么不可理解的神秘因素。大体上说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爷爷无法很深理解翠翠“关于自

己的事情”的想法，翠翠与二老的四次见面里的三次，他都不在场，因此他一开始就弄不明白翠翠的所

爱；第二，是翠翠无法也不能告诉爷爷她内心深处的感情向往，她无法如一个现代女性一样与别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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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第三，是船总一家人都认为老船夫对翠翠的婚姻有决定权，而实际上他是要看翠

翠的想法；第四，是老船夫对翠翠的婚恋怀有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11]。 
蓝棣之先生对《边城》的分析可谓别具一格。但实际上，这四条原因里面，我们能够发现在原因二

三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矛盾，即老船夫想知道翠翠关于婚姻的想法，而翠翠无法、也不能告诉爷爷她

内心深处的感情。这样，无法用言语表达自我的翠翠，又因为内心感情与外在行为的不一致，导致了老

船夫无法真正理解翠翠的感情归宿，甚至连傩送二老也对翠翠的感情摸不着头脑。《边城》写了翠翠从

11 岁到 14 岁的成长过程，但实际上翠翠的心理成长微乎其微。在老船夫好不容易弄清楚翠翠倾心的是

二老傩送而不是天保后试着跟翠翠再次提及婚姻的问题，老船夫这次甚至编了谎话，从自己做的梦开始

说起，作品里写道：“一切河流皆得归海，话起始说得纵极远，到头来仍然是归到了使翠翠脸红的那件

事上去，待到翠翠显得不大高兴，神气上露出受了点小窘时，这老船夫又才像有了一点儿吓怕，忙着解

释，用闲话来遮掩自己所说到那问题的原意”[12]。翠翠从对傩送二老产生好感便开始躲避，等到躲避变

成了一种习惯，便成为逃避。实际上在这三年的时光里，翠翠对傩送二老的感情已从最初的蒙昧无知变

成了思念，这从翠翠去摘鞭笋却摘了一大把虎耳草，爷爷看到后，翠翠两颊绯红跑了这一情节可以看出。

但是翠翠仍然逃避着关于傩送二老的一切和与之带来的苦恼。笔者认为翠翠的逃避仍然是这个年龄段的

少女合情合理的表现，并不能将整部《边城》的悲剧归结到翠翠逃避面对感情这一原因上。至此，可以

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翠翠无法通过言语、也没能通过行为表现出自己的内心感情倾向，不愿讨论与此

有关的话题，这导致了老船夫没法向船总一家交代清楚翠翠的婚姻对象，在拖沓的过程中，大老天保意

外死亡，又导致了船总一家对老船夫和翠翠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这时，老船夫几次联姻未果，以至于内

心积郁生病，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去世；第二，翠翠无法通过言语、也没能通过行为表现出自己

的感情倾向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来，到底该如何解释《边城》中的悲剧缘由呢？笔者以为，应该从翠

翠与自然的关系来解释。 
蓝棣之先生在《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中论及《边城》时，提到了一个问题：“翠翠与今天

的城市少女比，是幸福呢，还是不幸”[13]。这个问题正好也是思考翠翠与自然关系的切入点。第一，翠

翠的幸福之处就在于她的生活远离世俗的尘嚣，而被一片自然与宁静包裹着，久久的和自然融为一体，

俨然是大自然的女儿一般。第二，翠翠的不幸也恰恰在于，她太过接近于自然，以至于总是在自然的宁

静中寻找庇护，不愿意去面对让自己苦恼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的感情。虽然翠翠不懂得心中对傩送二老

的那份感情代表着什么，但是翠翠是懂得两件事情的：第一，这种感情让她有了某种变化，尤其是见到

傩送或听爷爷说起傩送的时候，会感到“不自在”。第二，只要远离关于傩送的一切，回到一个人的状

态，心中的“不自在”就会消除。这样，只要能寻到安抚心灵的一隅，翠翠是永远也不想去面对心中的

“不自在”。翠翠的悲剧就在于，她终将不得不面对自己躲避过的一切感情，而在那一刻必定是她再也

无法在亲情和自然中寻找到任何安慰的时候，也就是说，她也必定要从自然中分离开来。 

5. 西尔维娅与翠翠的形象对比及各自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边城》中的翠翠与《一只白苍鹭》中的西尔维娅的故事，都是以非常孤独的结局收场。翠翠在失

去了老船夫和自然的庇护后孤苦的等待着不知道何时归来的傩送二老，西尔维娅则徘徊在无法再彻底融

进的自然中，痛苦地思念着喜爱的人。两个女孩都从最初与身边的自然环境十分融洽，到最后发生了一

定程度的分离。但如果仔细区分就会发现二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翠翠开始面对曾经不想面对的问题，

又没有可躲避的场所时，她是否能通过思考而得出一个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翠翠

的性格中的自然性必定会渐渐让位于社会性，同时，因为翠翠曾与自然过于相融，以至于她从来没有意

识到自然与自我的界限，也就不可能在随后的生活中挽留住这种她意识不到的、对社会性交流有妨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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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她身上最宝贵的自然性。西尔维娅在两次觉醒之后，从与自然彻底的相融状态中分离出了一部分自

我，这一部分自我经历了衡量爱情与白苍鹭生命重量的痛苦，永远的保留在西尔维娅的生命中，虽然她

现在还不能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她是曾经通过沉默，也就是没有答案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事后还在

思索“鸟儿与它们的猎手相比，难道肯定是她最更好的朋友？[14]”)，但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成长的西尔

维娅，迟早会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而得到这个答案的西尔维娅，绝不会再是一个迷茫与孤寂的形

象。 
通过对翠翠和西尔维娅的形象对比以及对她们和自然关系的探讨，笔者认为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有一些“别具一格”的意义，即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最有意义的女性形象是处于在

挣扎中思索自我、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女性，而不应是推崇彻底的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女性，也不应是停留

于赞美她们那种对于自然的朴素得一成不变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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